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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歲那年，領取香港成人身份證，職員問到我的國籍。我回答說中國，他

再問是否香港出世，他說：「那你是英國人，沒有得選擇！」當時很難受，明明

是中國人，卻說我一定是英國人，但，我這個中國人沒有居住英國的權利。這不

是屈辱，是甚麼？這簡單的對答，我卻永世難忘。 

自小學至中學，經常聽到國內大躍進後的饑餓與貧窮，也知道文革的殘暴不

仁，知道無數老百姓被虐死。我們在港，經常郵寄針線碎布等物資回鄉，可想而

知當時的慘況。那時我只是小學生，極之討厭當權者，但，從未否認過自己是中

國人。八九民運後，英國外相賀維明確表示不能讓三百多萬名英國屬土居民移民

英國，即海外英國人，無權居住英國。背後理由？就是英國從來不當你是英國人。

諷刺的是，當時很多香港人以為自己是英國人。 

我們這一代，沒法忘記自清中葉以後，受盡外侮及不公平的對待，割地賠款

及屠殺。中國人的形象是落後、無知、愚蠢、貪婪，只能在他國做較下層的工作，

當然包括香港人。每當在電視看見部份青年搖動英國旗，或辱罵國內學生，心中

有點難受。他們以為拿著英國旗，就可以是英國人，或許他們只是以此激怒一些

親中人士。 

八十年代初，第一次回到祖國，那種激動，不因任何政治因素而減退，而是

受到我的祖先輩，世代居於此，我們的血和根，是從這裡開始。追思我們無數烈

士先賢，為建立更美好的家園，所獻出的血和汗；無數的革命先烈，為建立更民

主的國度，為在地球能更有尊嚴的面對其他民族，拋家棄子，死無葬身之地而默

然。當日，國家劫後重生，一貧如洗，我們幾個同學，為國家進退兩難，舉步為

艱，而憂心忡忡。 

中國以農立國，土地就是我國靈魂所在，中間包括倫理親情、慎終追遠、關

懷桑梓等情操。周公立封建，在河南建東都，再向東發展，建齊、魯二國，使中

原文化遠被。秦統一六國，派數十萬軍遠征南越，這些軍旅，混居於南方，成為

客家人。東晉及南宋的北方文化南遷，摶成偉大的中華民族。我們經歷不同的朝

代，不同的暴政，但不因此而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。孫中山推翻的，不是滿洲

文化，而是帝制。從北到南，融和著同一文化體系，這就是整個民族的血緣關係。 

錢穆先生鄭重的說，讀中國歷史，要對國家歷史有感情，有尊敬的心。每個

時期出現暴政或外來民族的壓迫，都有著他的時代因素，我們不應因此而對中國

幾千年文化而產生懷疑，甚至厭棄。如要開展更美好的國運，能不瞭解過去而成

功嗎？ 


